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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旦癉《白吟浪》的情色书写，既顺应了性爱文化在文学中的传承，也符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书中体现了作者
“万物皆情色”的独特思想。作者通过对“白吟浪”人的情色描写，表现出他对“生命情色”的不倦探寻、充分思考以及深刻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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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吟浪》以“诗一般的文字，火一般的感情，
冰晶一般的思考，”书写了一段南洞庭湖区耕耘垦

殖的历史。作者曹旦癉更是将自己对于历史、人

生、生命的体验以及领悟融为一炉。小说一如浩大

的洞庭湖，不仅赋予了作者生生不息的灵感源泉，

也同时为他提供了一个驰骋才情的广阔疆场。然

而无论是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语言、技法，都不

曾绕开一个作者似曾明了却又乐意更进一步探寻

的领域。这个领域，正如小说封面上展示的那样：

“激情文字里的生命情色，奇幻情节中的人性真

味”。“生命情色”无疑是这部小说叙事当中一个

摆在显赫位置的文化图景，一个经作者充分思考，

不倦探讨，而寻求合理阐释的人生命题。

一

在“生命情色”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学者多有论

述。古希腊人认为“饮、食、色是人的三大欲望，三

种快感”；中国人则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的说法。马克思指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

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１］郁达夫也提

出：“种种的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

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

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２］上

述论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便是：“性爱是人类生

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性爱也因此成为艺术创作

的永恒母题。”所以中外多有涉及“性”的典籍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人们用来形容“性”的词汇也是相

当多的，以汉语为例，有诸如“情欲、情爱、爱欲、性

爱、性欲、色欲、情色、色情”等。显而易见的是，《白

吟浪》打上了这种文化印记，而且烙上了洞庭湖独

有的生命印痕。

《白吟浪》标注的是“情色生命”。“情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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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色情”，两者虽然看似相差无几，但它们之间存

在着本质的区别。“情色”是创作者假借“性”的表

象，披了“性”的外衣，实质上是去“探索和寻求人

性中欲望的本质”，并且创造者只是冷静地旁观而

不沉迷于其中，带给受众的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思

考；而“色情”则是以性展览作为其创作的本源，创

作者本身沉迷于这种所谓的展览带来的心理刺激

当中，带给受众的纯粹是一种欲望的宣泄、低俗的

快感。《白吟浪》中的“情色”书写是普遍性的。究

其原因，一方面是作者想藉此通过对性爱的书写来

展示他对人类生命隐秘领域中性爱活动意义的理

解，另一方面还受到作者生活的时代影响。

曹旦癉从１９９０年代初构思《白吟浪》，到这部
小说真正意义上的面世时，已跨越了２０多个年头。
这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而每当历史转型、秩序变更之际，性爱价值观的革

命常常成为思想启蒙和文化变革的催化剂并被转

述在文学创作中。因此伴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空

前转变，文学创作也相应的起了巨大的变化。尤其

是１９８０年代末以来，以性、性欲、性行为和性文化
为研究对象的性科学迅速普及并渗透于当代中国

思想文化领域，而且很快就导致了一种空前活跃

的、众声喧哗的性爱话语的言说语境。一大批作

家，比如贾平凹、张贤亮、韩东、朱文、叶弥、张欣、王

小波、九丹等都理所当然的、堂而皇之的进行着谈

情说“性”。在这种普遍言“性”的潮流中，《白吟

浪》也自然而然的受到那个时代的文学语境的熏

染。再有则是小说中设置的清末民国这一时代背

景。书中朝代更替的环境，也给了小说中人物有了

合理的言“性”空间。所以，不论书里还是书外，都

极其适合作者去进行“生命情色”的书写。然而，现

实中的作者大部分时间还在泥土里爬摸滚打，因此

《白吟浪》终究错过了那个时代的潮头，直到近年才

逐渐显山露水。

作者作为土生土长的洞庭人，对洞庭湖山水风

物有着由衷的敬爱与敬畏。在他激情洋溢的文字

里，处处体现出对“白吟浪”生命的认知。他是“在

思考着一个深邃的哲学课题。”这个“哲学课题”之

一便是“生命”与“情色”两者之间的关系：“生命”

来源于“情色”而“情色”又是“生命”组成的一部

分，并且“生命”中又随处可见的创造着各种“情

色”。有了“情色”生命才可以不断的延续。所以

“白吟浪”的生命才如杨柳般“倒插倒生根，顺插顺

生根，倒下也生根。”“在这里生根发叶，成树成林，

繁衍生息得黑森森的无边无际，发子发孙。”［３］３１就

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作者对的“情色”认知也深深

渗进了洞庭湖的山水之中，洞庭湖的“生命”也同样

影响着作者的“情色”意识。因而《白吟浪》不仅具

有当时社会语境下的文学意味，而且散发着洞庭独

特的“情色”魅力。

二

《太平经》云：“天地之性，阳好阴，阴好阳。”［４］

“阴”与“阳”是对立的事物，但两者相互吸引。《易

传·系辞下》也云：“天地薩鄈，万物化醇；男女构

精，万物化生”。［５］意为：只有当包括男女在内的阴

阳结合，万物的生命才得以各司其职的生存发展。

《白吟浪》的情色抒写，不仅暗合上古以来的“情

色”思想，作者对于“生命情色”也同样有自己独到

的理解。他认为万物都有着自己的 “性灵”。这种

“性灵”便是万物与生俱来的“情色”养成，以及“情

色”需求。作者亦如蒲松龄一般，对一个“木雕美

人”都寄托了“深沉的仁爱”，“更何况那些花、草、

树、木、鬼、狐、妖、魅有生命的东西。”［６］所以作者笔

下，不论是人还是牲畜，不论是植物还是石头，都有

着“情色”的表演、“情色”的抒发以及“情色”的完

成。这既是作者对白吟浪“生命情色”的一种认知，

也是对白吟浪“生命情色”的一种态度。作者不仅

仅是大自然“生命情色”的发现者，也是大自然中

“生命情色”的赋予者。因此，作者毫不忌讳的抒写

“白吟浪”生命中无尽的“情色”。

１．写人的“情色”。这涉及到“白吟浪”芸芸众
生的方方面面。诸如小说主人公许青山的父母，许

青山、边姑娘夫妇，乔朗秋、雁鹅菌夫妇，孙三、银碗

姐夫妇，黄仁贵、桃子夫妇，许乐沙、石女夫妇，翠

柳、郑昌民夫妇，庞元春与三姨太，吴桂桃与盖碗

姐，陈西山与盖碗姐，陈菊庵与苏姑，黑痣与芋香，

元满与福堂子，凤山与银碗姐，夏菊秋与三姨太。

这其中既有合法夫妻的正常人伦爱欲，也同样有偷

情、通奸、迷奸、乱伦的行为描写。作者既不同色情

小说家对性爱环节的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也不是

冷眼旁观、蜻蜓点水，而是带着自己对性的理解而

饱含深情的抒写；既不露骨、也不肤浅，既不沉迷、

也不浮躁，而是细致的、深刻的描写着男人女人之

间的必然的本真的事情。“两性的结合是健康、纯

洁、而且美好的”，［７］作者对此深有同感，所以在写

上述人众的“情色”时并没有过多的附带道德礼法

层面的规约，当然作者在渲染情爱的过程中也是有

所取舍的。比如在写许青山夫妇、许乐沙夫妇、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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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庵与苏姑、凤山与银碗姐等人的“情色”时，篇幅

相对较长，其余则相对的要简约些，有的甚至一笔

带过。其中之因在于小说中的“情色”多少是倾注

了作者情感认知的。

２．写动物的“情色”。作者笔下的动物大多是
洞庭湖域，“白吟浪”地方所常见的普通动物，比如：

猪、牛、狗、蛇、野鸬鹚、青蛙、蜘蛛、昆虫等，这些动

物身上随处可见的体现着人的某些情感、某些欲望

特质。作者描述动物们的“情色“时，采取拟人化的

手法，用略带诙谐的笔触来书写。如写边姑娘喂养

的公猪母猪“他们在这毫无拘束的极乐世界自由自

在地恋爱成亲了。”［３］２４写陈菊庵的猪配种时“黑花

草猪见来了郎猪，便不再外出了，很温柔很矜持地

望着肥头大耳嘴巴不停地像在嚼槟榔的郎猪……

等待它的情郎哥前来作乐，一幅温顺的样子；［３］３００

写野鸬鹚“两只野鸬鹚在水里搅成一团，毫无顾忌

地叫着唤着呻吟着。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场景，给

宁静的河面带来了喧嚣骚动。［３］１９７写蛇“两条金黄

的水蛇，头挽着头，尾交着尾，一阵紧似一阵……这

两个小东西在纵情恣意地做爱。［３］２６０写牛“牯牛追

上去用嘴筒子去亲吻母牛的生殖器……吻过之后

就高高昂起头，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痴痴的

笑。”［３］３３６写狗“两条剽悍的公狗正在打得不可开交

的时候，那条黑狗趁机而入，顺利地和白狗交媾在

一起了，白母狗如醉如痴。”［３］３３７有趣的是，作者在

写动物的“情色”时，大多数都安排了人在旁边进行

观摩。而观摩的效果也非同一般，不仅稀释了古城

闲汉的无聊，挽救了沉水赴死的少年，而且撮合了

守寡多年的妇人。

３．写植物的“情色”。作者同样采用了拟人化
的手法，将“情色”赋予了洞庭湖看似无情无欲的事

物，从而也更好的诠释了“生命情色”的深刻含义。

如写稻谷，“有谁知道，这五月的早稻田里竟然是情

天欲海”。“细如粉尘般的禾花竟有万种柔情脉脉

含情地斜睇着她们胸前的米囊。一头扎进那悄然

翕开的米囊里面后，便倏地关闭了，禾穗上少了一

朵禾花，天地间多了一粒灌了浆的稻籽。”“这一圣

景，是禾的婚典”。［３］４２稻谷对于人类的重要性，那是

毋庸置言的。此处关键在于，作者认为稻谷也应和

人一样，应当有情有爱，并且他们的“情色”不是一

般人能看到的，需要“有福”之人，才能耳闻目睹。

所以作者盛赞禾稻的“情色”为庄严神圣的“婚

典”，并安排了“白吟浪”两大有“情色”代表性的人

物许青山、夏菊秋去进行观看。此外小说中还有关

花草的“情色”叙写：“阳光下的蓝花草开得好旺，

每一个细细的花瓣都被充沛的阳光挑逗得情欲膨

胀……”［３］２５９花草含情，阳光、春风时常热心做媒，

这也是作者常用的手法，所要表现的意旨大致与禾

稻近似。

４．写石牛的“情色”。小说中一个奇特的现象
是石女与石牛的交合。石女作为嫁做人妻的少女，

却天生的生殖封闭，被称为“怪物”，然而并不是一

个无欲无求的冷淡者。石牛一出土，不仅外形奇

特，而且长着“锋利”的生殖器，被认为是异石。两

者原本毫无关系，但在偶然也是必然的情况下石女

“和石牛干了那事！”石牛的生殖器刺破了石女坚固

的“城池”，还原了石女本应具有的性爱能力以及生

养功能，石女的处女血也浸染了石牛的生殖器，使

其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具有“白吟浪”神奇能力的异

物。小说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景象，一方面与人类祖

先早期有过的生殖崇拜，传下的心理意识相关。如

阴山岩画中就包含有疑似人与动物的交配图，而小

说中作者对洞庭湖生命的生殖繁衍也表现出了极

大的热情；另一方面与小说中洞庭湖地方上大为流

行的神秘宗教氛围有关。因为《白吟浪》有好几处

涉及到了僧人预知、救赎的情节。作者笔下的石

牛，本身就具有宗教的神秘色彩；再一方面，这样书

写，也是为了契合小说叙事的需要。

三

色情的需要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性欲的一个表

现，也只有人能够把性爱行为变为崇高的精神性的

生活。因而《白吟浪》写动物、植物、石头等的“情

色”，终归到底还是为了写人。“白吟浪”生活着形

形色色的人物，这些人物同样经历了形形色色的

“情色”生活。一方面这是人类繁殖的必要途径，另

一方面是谋求获得肉体和精神的享受。此外，还有

一些是没有自主选择的人，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形下

进行了“情色”生活，这大多是一些弱势群体。

１．从女性方面来谈。“白吟浪”生活的女性涉
及到各种角色。有商人的二房、财主的老婆、被卖

到妓院的少女、被掳掠去的渔家女、妓院出身的姑

娘、局长养的外宠、赌局赢来的财主小妾、小店老板

的童养媳、财主买来养大的儿媳、明媒正娶的媳妇、

守寡的妇女、打渔的女子、渔船上的妓女等。作者

认为情色的需求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缺少的

事，尤其是在女性身上。她们“不再驯服于贞节观

念的束缚”，其中有的为了获取“婚恋的自由和情爱

的自主，甘冒‘淫乱’、‘私奔’的罪名。”［８］因此，作

者笔下这些女性的“情色”如同江河一般、到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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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阶段，如不予疏导，便容易导致决堤。这又分

为女性年龄的两个时段：一是青春年少的青涩时

期，一是人届中年的成熟时期。

小说中女子长到十四五岁，便到了应该具有

“情色”生活的阶段。同为相似年龄阶段的有“元

满”“芋香”“桃子”，其中代表性人物有芋香。她自

小被边姑娘买来做儿媳妇，长成后，受到了长工黑

痣的性诱惑。黑痣先是以语言挑逗、然后仗义埋死

人引起她好感、接着给她破裂的手送蚌壳油、唱带

有性暗示的田歌、故意露生殖器、唆使小孩去掀她

衣襟、送月饼趁势摸手、给甘蔗吃、做猥亵动作。终

于，芋香在黑痣的攻势下没有把持住，两人做出了

偷情通奸的事。在私奔过程中事情败露，不仅使得

黑痣性起杀人被活捉活蒸，芋香也差点沉潭而死。

作者借厨娘之口饱含深意的说出“贞节的女子，只

怕缠魂的鬼。”［３］２２５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若是生命

中正当的“情色”需要得不到纾解，人就难免失去理

智的判断，不小心做出偏差之事。

此外，是女性人到中年阶段的狂热的性需求。

有的甚至超越了年龄、长相，物质、身份。这涉及到

四个女性“三姨太”“银碗姐”“盖碗姐”“苏姑”。

“我是个少不得这种男人的女人，我的床上没有男

人，床铺就形同棺木。”三姨太不是看中了庞元春身

无长物的清闲，而是看中了他可以趁局长大人不在

的时候，能够去小楼上给春闺寂寞的她“送鱼”的本

领。但当她看到夏菊秋后，便毅然离开庞元春，和

夏菊秋发生了情爱关系。“我既恨那些仗势欺人的

恶棍，又嫌那硬不起来的奴才，我要的是你这样的

真男人。”［３］２５８一席话直接道出了她这一类女人赤

裸裸的“情色”需要。

“白吟浪”这些女性的“情色”，一个最明显的

特征是：受到个性———情色———命运，三者的交互

影响。有的是在命运的支配下无法依照自己的个

性来选择自己所向往的情色，有的是依照个性选择

了情色最终导致了某种不好的命运，当然也有的是

能够很好的依照个性选择情色而有一种看似不错

的命运。个性决定情色、情色体现个性，然而他们

总体而言都绕不开命运的规约。这些女性身上都

带着某种程度的悲剧色彩。

２．从男性方面来谈。《白吟浪》的男性深深打
上了洞庭湖的“情色”烙印，他们中有商人、东家、长

工、庄稼人、打渔人、闲汉、木匠、裁缝、赌徒、恶霸

等，其中以许青山、夏菊秋为代表。他们垦殖与繁

殖并举，事业与“情色”共存。其余的大多是到洞庭

湖谋求生存的人，这些男性有一种“女人”与“酒”

的理论。他们认为女人是酒，“有了多余的粮食农

夫才想到要煮酒”。所以渔人孙三说“宁愿饿晕那

条卵，也不能饿肚子”。而一旦有了富余的“粮

食”，有的男性便会迫不及待的去找“酒”。例如掌

作刑天喜、长工黑痣，一经发工钱，立马跑去花船上

选姑娘。

许青山作为“白吟浪”的第一代开拓者，他的个

人“情色”具有传奇色彩。他所选择的自我“情色”

代表着生命本能。他不以貌取人，不嫌弃边姑娘的

出身，而是顺应着“荒洲野梦”完成他的“情色”使

命。所喜者是“大屁股高乳房”“最会养儿子”的女

人。他的繁殖能力超强，和“边姑娘”一起“生养了

十八个儿女”。［３］２３许青山身上没有一般男人的好

色，一直把他那在常人眼中丑陋不堪的妻子当作稀

世珍宝。即便后来讨了厨娘生了小孩，也是在“边

姑娘”疯癫后，作为“白吟浪”一方大财主的装点门

面的举动。

同样身为开拓者的夏菊秋，他的“情色”却有很

大不同。在夏菊秋身上体现出两种“情色”的表征：

一种是人类原始的本能欲望，生理繁殖的天性生

成。他即便白日在田间累得吐血，夜晚也要不休止

地往她的女人身上爬，并且一爬，他的女人就怀上；

还有一种是“饱暖思淫欲”型，在由长工熬成东家

后，物质有了富余，原始的本能欲望，更进一步的释

放出来，其“病态怏怏”的老婆，已不足以满足他的

需求。于是便往外扩张，开始对有沾点亲戚关系的

元满动手动脚，乃至占有她。并且随后乘机娶了

“三姨太”。他的“情色”意识具有好色倾向，认为

“漂亮的女人就是漂亮的女人，只有漂亮的女人才

能征服男人。”［３］２５９

“男女情色”从肉到肉，只能是一种粗鄙、低俗。

从肉到灵，并能揭出这一升华过程的底蕴，才能震

撼心灵。［９］据此，除以上两人之外，“白吟浪”男性

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代表着黑恶势力，如黑痣、陈

西山、朱贵，对看上眼的女性进行引诱、迷奸、霸占；

另一类是中规中矩的好男人，有体贴老婆年纪幼小

而不忍强行伤害的黄仁贵，爱妻如命的郑昌民，情

意深重的孙三，忠厚本分的陈菊庵，等等。

３．乱伦叙事。乱伦作为人类“情色”文明中组
成的一部分，其在“情色”中也占有不容小窥的一席

之地。因为它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母

题”，“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几乎都有

关于“乱伦”的叙述”［１０］。如《圣经—创世纪》《俄

狄甫斯王》《哈姆雷特》《榆树下的欲望》等西方作

品，其中都有乱伦的显著例子。而在东方作品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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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雷雨》《源氏物语》也同样涉及了乱伦方

面的叙事。尤其是在本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文
坛，有关乱伦的叙事文学作品也是层出不穷。其中

代表有刘恒的《伏羲伏羲》、竹林的《女巫》、陈忠实

的《白鹿原》、苏童的《南方的堕落》、张炜的《古

船》、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等。乱伦的叙事在人

类文明中如此蔚为大观，然而乱伦的行为却是至今

连科学界也无法完全解释的一种人类现象。很明

显的是，《白吟浪》也涉及到了乱伦的叙事。

乱伦的类型可以分为四种，依次为“天契型乱

伦、虐取型乱伦、性爱型乱伦与情爱型乱伦”。［１１］

《白银浪》中的乱伦人物有以下这些：夏菊秋—元

满、福堂子—元满、夏凤山—银碗姐。前者属于“虐

取型乱伦”，做为东家兼长辈的夏菊秋，为满足一己

私欲，利用专权对表侄媳妇进行的强行占有；中间

的属于“性爱型乱伦”，是“嫂子和小叔子”之间因

为性的需要而产生的关系，并且由性至情，但碍于

社会理法的规约，两人的情爱不能公开化、合法化；

后者属于“情爱型乱伦”，双方是在情感投合、爱意

萌生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鼓涌着乱伦欲望，做出

乱伦之举，并且既无后怕，也不后悔。需要指出的

是，夏凤山与银碗姐两人是继母与继子之间的乱

伦。“母子乱伦是一种特别严重的通奸。不仅妻子

对丈夫 －不忠，而且儿子对父亲也 －不忠，因此母
子之间乱伦是一种最不常见的然而在主体文化上

又是极其可怕和令人憎恶的通奸。”［１１］所以最终银

碗姐被人杀死沉潭，且浮尸中依然有鳗鲡啃食其胎

儿，夏凤山也在革命中被抓砍头。与之相反的是，

这两个相对传统秩序来说是害群之马的人，虽最终

落得身死异处，但即便这是被社会、被命运合理报

复的结果，也会引得人们些许同情。

“情色”无好坏，人人需求之。作者没有将性作

为男女的大妨，许多地方还饱含深情的书写。尽管

于“情色”方面没有“非礼勿”的观念束缚，然而作

者还是在无意中表露出了某些思想倾向。一些违

背常理的“情色”，作者虽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并

且给予了宽容与理解，但是他们的最终命运，却逃

不出无形的惩罚。如银碗姐与继子乱伦，最终死于

刀下；盖碗姐乱性图安逸，被骗投水而死；陈西山欺

男霸女，被击毙开瓢；黑痣通奸杀人，被活蒸；吴桂

桃夺人妻子，也被人夺妻杀身；福堂子与嫂生情，嫂

子又被人霸占；庞元春贪得一时欢快，也最后被女

人抛弃……这既与作者、作品整体上的传统观念及

传统创作方法有关，又关联到一个人类面对的现实

问题，即“生命的欲望促使着人们去追求性爱自由

的满足；社会又必须对人的行为制定一定的约束，

以维持其存在的秩序性。”［１２］“生命情色”要力求达

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恐怕便是《白吟浪》情色书写

的最终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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